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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桃培李,薪尽火传
———我国现代著名图书馆学教育家刘国钧先生的斐然教绩∗

□徐雁　张思瑶　王萍

　　摘要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通过金陵大学及北京大学的刘国钧先生的弟子们的回忆,借助若

干新发现的资料,重点阐述了刘国钧先生致力敬业于金陵大学及北京大学教育事业的人文精神,
呈现了其作为现代图书馆学教育家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斐然业绩,及其中、晚年满怀奉献热诚

却未尽其才的人生悲剧.文章呼吁:在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研讨会举办之后,宜以“著

名图书馆学家、教育家及中国书籍史、思想史研究学者”的全面完整学术头衔,来认定刘国钧先生

毕生的事功,并以此作为编纂«刘国钧文集»及撰著«刘国钧评传»的常识基础和知识核心.
关键词　刘国钧　图书馆学教育　金陵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分类号　G２５９．２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２

　　大抵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百科

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百

科全书»的问世发行,有关刘国钧先生(１８９９－１９８０
年)的业绩评价,似乎被“中国图书馆学家”这７个字

盖棺论定了[１].然而仔细考究一下,才发现这两部

权威工具书有关刘国钧的业绩介绍,都出自同一位

撰稿人,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６０届毕业的李修

宇先生(１９３３－２０１５年)之手.他在条目中写道,刘
国钧“一生从事图书馆实践与研究,共发表论著、译
著１３０余种,后半生致力于图书馆学研究,培育了大

批图书馆学人才.他在文献编目、文献分类学、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和书史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对中国

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建设作出了贡献.具

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从略———引用者注).此

外,刘国钧还有一些哲学和道教史著述,以«老子神

话(应为‘神化’)考略»(１９３５年)最为著名.”[２]显

然,其中被轻易忽略掉了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家”
这一重要头衔.

１９９９年秋,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及甘肃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刘国钧先生

１００周年诞辰纪念研讨会前夕,杭州图书馆研究馆

员李明华先生撰写了一篇独具视角的文章,题为«薪
火相传 事业兴旺———弟子们发扬刘国钧先生学说

述略».该文开宗明义道:“刘国钧先生是２０世纪中

国一位伟大的图书馆学家,杰出的图书馆学教育

家”,“不但在其对图书馆学许多领域的开创性建树,
泽被后世,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数十载教坛耕耘,为
中国图书馆事业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材.”[３]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系教授孟昭晋、王锦贵、李国新先生也在联

合撰文中提出,刘国钧先生既是“著名的图书馆学

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又是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
还是“现 代 中 国 目 录 学 史 上 屈 指 可 数 的 目 录 学

家”[４].
虽然李明华、孟昭晋等先生的两篇文章,都认定

刘国钧先生为当之无愧的“杰出的(或‘著名的’)图
书馆学教育家”,但同样都还存在着遗憾之处,即各

位作者受制于评价视角及文献史料等方面的局限,
对刘国钧１９２５年夏留学归国后在母校金陵大学倾

力服务近２０年的教书育人功绩,及其１９５１年调动

进京后的晚年人生遭遇,尤其是其才学未尽这一点,
都少有笔墨道及.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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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等院校校园阅读氛围危机干预研究”(编号:１６BTQ００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徐雁,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８１２３Ｇ０８３３,邮箱:nj_xuya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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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纵观刘国钧先生的一生,他在金陵大学求学３
年(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毕业后先是留校在图书馆工作

了２年(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然后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留学３年(１９２２－１９２５年),并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后归国,继续服务于母校金陵大学,其工作总时长近

２０载.在此期间,他历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

部主任、代馆长、馆长,校文理科长、文学院院长及校

秘书长,以及金陵大学哲学、图书馆学系教授,兼该

校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正是其理论

与实践并进、学问与智慧俱长的人生华彩时期.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业已名高权重的

刘国钧为时迁成都的金陵大学文学院内部人事所缠

苦,而校长陈裕光(１８９３－１９８９年)与之原有的信任

倚重关系也日趋淡薄[５],遂告别金陵大学,于１９４３
年６月以“理事”身份,接受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推荐

及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聘任,负责筹建并创办国立西

北图书馆,该馆于次年 ７ 月 ７ 日开馆接待读者.

１９５１年夏,刘国钧从兰州人民图书馆副馆长任上调

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担任教授兼图书馆学教研

室主任.这一段在兰州工作的时长是８年.在世俗

的尘埃落定之后,陈裕光校长在其«回忆金陵大学»
一文中评价道:“金陵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和图书的收

藏、整理,是与图书馆学专家、美国人克莱门斯(即第

一任馆长克乃文先生———引用者注),中国教授刘国

钧、李小缘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为丰富金陵

大学图书,鞠躬尽瘁,值得人们深深怀念.”[６]

刘国钧先生调至北京大学做图书馆学专职教授

时,已年过半百,历经人生之沧桑.殊不知,更加坎

坷的人生却将不期而遇.虽说他在北京大学,历任

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代系主任、主任,直至１９８０年

因病去世,其在京的人生总时长达到２９年,但除去

前７年在校内外的图书馆学专业领域还能有所作为

外,其余本应更加专业有为、志业大成的年岁,却严

重受挫于１９５８年在高等教育界进行的所谓“插红

旗,拔白旗”运动,又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运动中,身心再受严重伤害.
当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明确提出

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等新时期的发展

国策时,刘国钧先生却已病入膏肓,回天无望了.

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７日凌晨,刘国钧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系主任任上不幸去世,享年８１岁.次月４日,在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

仪式.由此可见,刘国钧在到京以后,能够自主发挥

专家学者及高校人师作用的时期,不过是短短的７
年时间.

因此,在对刘国钧的生平事功研究中,应先直面

这一客观的社会现实和不幸的人生史实.有了在人

生时间尺度上的这一基本认知,才有可能努力接近

于刘国钧晚年真实的心理世界和精神空间,进而更

深度地理解他何以会前瞻性地,同样具有近乎“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在１９８３年１０
月１日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的图书馆学专业

情怀.

２　在母校金陵大学期间的教育奉献

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刘国钧出生于江宁府(今
南京市)的冶城北故宅.据上海图书馆馆员浦保青

在«刘国钧:多才多艺的图书分类法专家»一文中记

述,他的父亲曾经考得晚清朝廷的举人功名,但在其

出生时家道已经破落,“他自幼身材瘦小,沉默寡

言”,可是“学习用功,成绩很好”[７].在其人生道路

上,金陵大学哲学系求学３年及在校图书馆工作２
年的从业经历,尤其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３年的

留学生活及游学见闻,是他回国以后在大学教书育

人,以及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从事业

务管理工作的精神底色.

２．１　在金陵大学图书馆、文理科、文学院及研究所

等岗位的倾力服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

委员会”编写的«图书馆学»教科书中写道:“民国十

年(１９２１年)前后,留美研习图书馆人士,返国者日

众,当时以‘新图书馆运动’为号召尤以民国九

年,美籍韦棣华女士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图书馆学

科,南京金陵大学设置图书馆学系,经戴志骞、刘国

钧、李小缘、沈祖荣及洪有丰诸氏之倡导,对于图书

馆学之研究,始蔚成风气.”[８]

１９２５年７月,刘国钧自美国学成归来,回母校

金陵大学担任图书馆中籍部主任兼哲学教授.他参

与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与东南大学合作开办的“图书

馆学暑期学校”讲课活动等.１９２８年,聘任刘先生

为文理科长.也正是在此年,图书馆学系得以在金

陵大学文理科内设立,由馆长李小缘兼任系主任,刘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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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钧等任教授.据报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在
今日图书馆界中,颇占相当地位,在中国各大学中,
除‘文华专科’外,设立图书学系,可称仅见.该研究

图书馆学者,若刘国钧先生对于‘分类’,李小缘先生

对于‘编目’,万国鼎先生对于‘检字法’,均系国内一

时威权学者,担任该系教授,实为难得”[９]

１９３４年春,刘国钧再次担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

长职务.此后２年,他还负责了教育部核准成立的

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１９４０年３月,文学院“鉴于目前图书馆学专门人才

缺乏,各方屡向本院罗致此项人才”,报经教育部批

准,于同年秋天开招学制２年的“图书馆学专修科”,
刘国钧兼任科主任.该科“成立甫阅两载,课程设备

渐臻完善,历届招生报名人数颇形踊跃”,但“以录取

标准提高,与夫校方宿住有限,不能多收”[１０].

２．２　卢震京、钱存训、程千帆等出自刘国钧先生门

下的金陵大学弟子代表

在金陵大学弟子中,接受过刘国钧先生专业教

诲的人物众多,其中成名的学者型人物,以卢震京

(１９０６－１９６８年)、钱存训(１９１０－２０１５年)和程千帆

(１９１３－２０００年)为代表.
后来成为现代图书馆学家之一的卢震京先生,

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建立之初入学,师从李小缘、
刘国钧等人求学有成之后,即以图书馆为终生职业

岗位和事业追求.历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图书馆

主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编目主任、国民政府文

官处图书馆主任、行政院图书馆专员等.晚年任职

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其首部专著«小学图书馆概

论»,即是其在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

后,于１９３６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并且由刘国钧、
李小缘先生作序.其著述还有«实用图书分类法»
«图书馆建筑学»及«图书馆学辞典»及«中国古籍书

目解题»(手稿本)等.
钱存训先生,后来成为海外汉学界有名的中国

图书印刷史研究专家,于１９２７年秋入学金陵大学,
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在求学期间曾兼职于金

陵女子大学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他在晚年回忆

道:“在大学期间,曾选习刘国钧先生主讲的‘中国书

史’,深受其影响,因此对‘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至今不倦.”[１１]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日,他又写道:“１９２７
年,金陵大学正式设立图书馆学系,我是设系后第一

届的学生,曾组织图书馆学会,我也是会员之一

先后选读‘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目录学’
‘分类法’‘编目法’‘图书馆史’‘特种图书馆’‘书史

学’等课程.图书和历史二者相结合对我一生的工

作和研究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后来我能够‘坐
拥书城’,以及进修、教学、研究和写作,一直环绕在

‘书史’这一主题,也都和我在大学时代所修习的课

程有关.我在大学的成绩文、史平平,数、理最差,而
对图书馆学的功课却特别优异.课堂作业所写的一

篇«图书馆与学术研究»,曾被选刊在«金陵大学文学

院院刊»第一卷第二期(１９３１年),成为发表的第一

篇论文.”[１２]

１９３４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开办了学制２年的

“国学特别研究班”(共办两期,毕业学生计３０人),
刘先生担任“«汉书艺文志»研究”和“«老子»”两个

专题方向的研究生导师.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

究专家的程千帆先生,在１９３５年６月发行的«金陵

大学文学院季刊»第２卷第１期上所刊«‹别录›‹七
略›‹汉志›源流、异同考»一文的题记中说:“客岁刘

衡如师讲授此书(指«汉书艺文志»———引用者

注),余幸得从受业,记诵之余,于三书(即«别录»«七
略»«汉志»)源流异同,略能省识.春来小暇,因演赞

师言,旁稽群籍,写成此篇.”
至于其他听讲过或被刘先生在学业上指导过的

金陵大学弟子不胜枚举,他们曾经在海内或海外,从
事着专业性的或非专业的工作.

３　在北京大学期间的教育奉献

１９５１年８月,刘国钧先生正式从兰州调至北京

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任图书馆学教授兼教研室主

任.先后讲授“图书编目法”“图书分类法”(１９５５年

合并为“图书馆目录”)、“图书馆学概论”等专业基础

课程[１３].１９５３年入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马嘶先生

回忆道:“北京大学的文、理科各系都有一批学养深

纯的名教授”,“就我所知,这些名师中图书馆系

有王重民、刘国钧.”[１４]

１９５１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留系

任教的朱天俊先生回忆说,刘国钧先生曾为他所在

的班级讲授过数门专业基础课程,并在他们毕业前,
“亲自带领全班２０余名同学住宿城里北京大学旧址

红楼,在北京图书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毕业实

习.”从制定实习计划到批阅实习报告,刘国钧身体

力行,让他们对自身所学与未来方向有了新的认识,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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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学术和教学领域中孜孜不倦、循循善诱的精

神,影响了全系师生从根本上改变了系的面貌,
对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学 系 的 发 展 作 出 了 突 出 的

贡献.”[１５]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以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

改为４年制的图书馆学系.刘国钧不仅教课勤谨,
重视学生实际图书馆学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在课下

也会悉心指导求学好问者.１９５７年考入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系求学的金恩晖先生回忆道:“刘老师将我

们找到他家座谈,对每一章节、每一段落、每一数据

和引文,甚至每一句话都斟酌、核问和推敲,几经讨

论和修改,最后由刘老师加工、定稿我们这些

２０岁上下的大学生从刘先生那里学到了撰写科学

论文的作风、态度、方法和能力,这是我充满感激之

心而永远难以忘怀的事.”[１６]而在美国图书馆界人

士鲍士伟(１８６０－１９４２年)、韦棣华(１８６１－１９３１年)
来华交流史评介的问题上,刘国钧既坚持真理、正视

历史,又对学生认识上的偏差有着体谅、宽容和理

解,使金恩晖认识到,应对两位早年来华传播图书馆

学的学者、教育家,做客观、公正的“正面评价”[１７].
正是在如此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刘国

钧先生引导了一批系内外的同学将中国图书馆事业

和书籍史作为自己的志业.１９５５年秋,他首次开设

了“中国书史”课程,“拓展了本专业研究的领域,激
发了一些同学钻研书史的兴趣与热情.”[１８]北京大

学中文系１９６５届毕业的李致忠先生回忆说,他在校

时曾聆听过刘先生有关“中国书史”的一次专题讲

座,“一颗兴趣的种子,就这样暗暗埋入了心田.”那
以后,他精读了刘国钧所著«中国书的故事»和«中国

书史简编»,与中国古书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１９].
与此同时,刘国钧还兼任了北京图书馆顾问,每

周前往该馆１天,现场指导馆员解决图书分类、编目

方面的疑难问题,并指导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到该

馆进行毕业实习的学生.在１９５２年８月２３日他写

定的«图书怎样分类»前言中说,本书旨在“对图书馆

内实际担任分类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些有关工作方法

的参考资料.”次年３月该书由开明书店初版后,又
由中华书局重印,可见受图书馆从业人员欢迎的程

度.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２１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

会图书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了该组工作

简则及计划,刘先生被推选为常务组员,随后参加制

订了«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

规划».他在有关发言中强调,图书馆学的理论及方

法的研究,应首先要考虑如何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

１２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王重

民、刘国钧、杜定友、李小缘等１１人为常务委员.
不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生、北京图书

馆的馆员,其实当时整个图书馆界,都在刘国钧先生

的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影响下多受其益.要说桃

果李实,在大江南北,可谓所在多有.

４　对“一生心血,付诸东流”的深心忧虑

１９５７年,刘国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

讯»第１期上,发表了具有理论体系价值的«什么是

图书馆学»一文.在当年秋,当系主任王重民先生被

打成“右派分子”后,他继任了系主任.但在次年春

夏召开的“双反”及“插红旗,拔白旗”的时政运动中,
他自己突遭校内外的批判.«图书馆学通讯»第５期

刊出一组文章,公开批判刘国钧、杜定友、皮高品、徐
家麟先生等人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教学思

想”.为此,刘国钧违心地写作了«关于我的资产阶

级图书馆学观点的自我批判»一文,被载入北京大学

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编的«北京大学批判资

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８年

１２月版).
史永元先生晚年在«回忆与怀念»一文中,回忆

了１９５５年时刘国钧先生所授课程的情况.然而在

“插红旗,拔白旗”的批判运动中,作为刘国钧助教的

史永元在组织的要求下,也积极地组织师生进行批

判.时隔２年,在北京大学党组织召开的一次“神仙

会”上,刘国钧敞开心扉,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既叹

息“一生心血,付诸东流”,又责备自己违心地作了自

我批判,更表示想不通的是:“学术上的是是非非,怎
么能搞群众运动?”[２０]可见,自被确定为“白旗”典

型,遭到师生、群众和图书馆同行公开批判之日起,
刘国钧先生即背负起了巨大的“想不通”的精神包

袱,深心忧虑起“一生心血,付诸东流”的黯然前景,
并为当年违心地“作了自我批判”而深深自责.

虽然如此,在«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５９年第１２期

上,依然发表了他与史永元合撰的«我国图书分类法

发展的情况»一文.史永元说,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

后,刘国钧先生与他一起被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

系的小“三家村”而靠边站,“一起被揪斗、劳动,直到

１９６７年夏天才被解除,可以自由活动.有一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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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通知我,交给我一任务,看护刘先生,这时

我才得知刘先生被‘隔离审查’(这是非法的举动),
我们交谈的机会多了.他说过:‘我相信党和人民,
我的历史从来没有隐瞒过,审查是应该的,但不让我

回家就想不通,你师母一天三次送饭,实在太辛苦,
我也吃不好.’他又说:‘老史,你放心,晚上睡觉别管

我,我是不会做‘傻事’(当时的语境,特指自杀———
引用者注)的.”[２１]当然这是后话.

在１９５８年遭到无情批判之后,年届六旬的刘国

钧先生所悲叹的,将要付诸东流的“一生心血”究竟

何所指呢?
试看刘国钧在不惑之年时,在成都金陵大学服

务期间的一份亲笔填写的表格(１９３９年)———“现在

本校所授学科”一栏中,明确填写的是“图书馆学;哲
学”,而“现在本校所任职务”栏中,填写的是:“文学

院长兼图书馆长”.也就是说,在人到中年前后,曾
经的哲学博士、哲学门教授的刘国钧先生在其价值

天平上,早已放下初心所追求的老子及六朝思想史

研究,而把图书馆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其教育工作,置
于首要地位了.换言之,在遭到时政冲击之后,刘国

钧先生深心忧虑的,是他放弃了初始追求而致力半

辈子所倡导并推进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前功尽弃

问题!
据陈文超(１９３７－２００９年)回忆:“昔日在北京

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时,衡如先生为帮助我树立牢

固的专业思想,曾多次对我说:‘我早年留学美国,被
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对中国道教和老子哲学有过较

为系统的研究,但由于感到图书馆学更需要有人研

究,从此就致力于这个专业了.’由于刘老的引路和

教诲,我能学习图书馆学专业,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和

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结下了终生难解之缘.先生

培育之恩,深深刻入我的心田.”[２２]而金恩晖也听刘

国钧先生说过类似的话[２３].正是在此种专业信念

鼓励之下,陈文超、金恩晖二人后来都将毕生献给了

图书馆事业,前者后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

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任上退休,而后者则在吉林

省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任上退休.

５　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前瞻与期许

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十年浩劫中,年近七旬的刘

国钧先生在身心两方面都遭到更大程度的伤害,并
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中文系教师等一起被编入

七连,下放到自然条件极其险恶的江西鲤鱼洲劳动

改造.他的弟子回忆道,他虽然遭到“极大的冲击与

伤害,但仍然关注着国外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

进展”.“坚持阅读和翻译国外机读目录编制等方面

的有 用 资 料,１９７５ 年,发 表 了 «“马 尔 克”计 划 简

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一文,开创

了我国图书馆研究和引进新技术的工作.”[２４]

据当年组稿此文的编辑之一,时在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工作的辛希孟先生回忆,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０日

左右,他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约稿,刘国钧先生

“在激动的情况下,很快从书桌抽屉里拿出厚厚一叠

文稿,从中抽出一篇题为«马尔克计划简介»的文章

给我看,并详细地介绍了他撰写本文的动机和过程.
依当时稿纸计,全文共万余言.全文抄写工整
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许是遇到了知音,
是日也,先生情绪异常兴奋.在商定好这篇文章决

定发表之后,他还将前些日子自译自编的满满一盒

子的«国外图书馆动态»手稿搬出来,向我一一介绍

其内容要点.他说,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教学任务,所
以自己给自己选定了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和工作项

目,系统搜集和编译有关资料.又因为这些译文无

处发表,所以只好以目前这种方式累积和保存,以备

今后青年教师、青年馆员和其他同志参考.”[２５]对

此,辛希孟发表感言道,当时面对刘国钧先生如此挚

爱图书馆的工作,忠于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高度负

责精神,在被激励之余,窃想:“已经７６岁的老人了,
还如 此 追 求,如 此 执 着,实 在 难 能 可 贵,令 人

敬佩!”[２６]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时在

吉林省图书馆任职的金恩晖在张树华老师和其同窗

学友吴慰慈引领下,前往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北岸

的刘国钧家探望.他记述道,当时的刘国钧先生已

经久病在身,“但记忆很好,思路清晰,还是那么诚

恳、热情、谦虚,在书房兼作卧室和会客室的单人床

上接待了我们,并将他的书稿«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

类法评述»委托我联系给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

们省图书馆学会成立时,他慨然允诺担任学会会刊、
丛书顾问,并为会刊的创刊写来了热情洋溢的祝

词.”[２７]１９８０年,«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第１期发

表了刘国钧的«论西方图书分类法当前发展的趋势»
一文.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师陈光祚先生在回北京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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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母校时,也曾前往看望刘国钧.时已躺在病床

上的刘先生告诫他说:“要跟上时代前进.”[２８]后来

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肖东发(１９４９－２０１６年)回忆

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在北京大学恢复硕士研究生

招考之初,他曾往刘国钧先生家中求教,刘先生“诲
人不倦、循循善诱,尽管８０高龄,头脑依然十分清

晰、敏锐”.刘先生说:“中国书史中值得深入研究的

问题很多,像造纸术、印刷术这两大发明的年代就很

值得探讨,需要新的考古发现来进一步证明.”[２９]

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的沈迪飞也曾回忆

说,１９８０年初,他们一行前往探望时,刘国钧先生

“病势已重,由家人搀扶着来到客厅接待我们.看到

我们尊敬的学海求艺的导师衰弱的病体,心里阵阵

痛楚.他的讲话已不很清楚,不多的谈话也大多由

家人转述.当他听我讲,他翻译的«马尔克»已在科

研与教学中发挥了很大的实际作用时,他点头并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是因为,刘国钧先生“以他哲

学家、图书馆学家的远见卓识,当图书馆现代化事业

在全球刚刚露出曙光的时候,他看到了未来,看到了

图书馆现代化的远景”.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７日凌

晨刘国钧先生去世了,享年８１岁.由此可见,刘国

钧先生虽然满怀奉献热情,满腹图书馆学才华,但在

当年时政运动的形格势禁之下,却在人生最为宝贵

的中、晚年未尽其才,令人唏嘘惋惜.

６　结论与研究展望

张树华在«学贯中外的图书馆学专家———刘国

钧教授»一文中披露说,“刘先生在哲学方面也有重

要成就,可惜这方面在图书馆界鲜为人知.５０年

代,北京大学校长汤用彤先生曾提到:刘国钧先生在

道教和老子哲学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但当时没有

引起注意,直到他逝世以后,才发现这方面的著

作.”[３０]而在史永元、张树华合编的«刘国钧图书馆

学论文选集»之«编者的话»中明确写道:“本书选辑

了刘国钧先生关于图书馆学方面的重要文章.以此

纪念刘先生逝世一周年.刘先生生前还写有不少有

关 哲 学 方 面 的 文 章,不 在 本 书 收 录 范 围 之 内

”[３１]由于跨学科、逾专业的缘故,刘先生有关哲

学领域的论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他作为

曾经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的成就,似乎已被整

个学术界淡忘了,这显然是有失客观、全面和公

正的.

然而,作为刘国钧在公共图书馆界的私淑弟子

之一,四川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张德芳敏锐地发现了

“哲学博士”出身的刘国钧的独特学术气质,即刘国

钧先生的哲学底蕴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思想呈现.
他回忆说,１９６０年代初,刘国钧在中国科学院的«图
书馆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什么是图书馆学»的短文,
这是继其在１９３５年著述问世的«图书馆学要旨»一
书之后,学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即从原来的

“图书馆学四要素”发展到了“五要素”之说.由此,
“也可以窥测到刘国钧先生作为图书馆学界思想家

魅力之所在,以及学术思想生命力之所在”,足见其

学说与同时代的图书馆学家相比“极有远见”,“但在

当时的环境下,这篇文章的重要学术价值,不仅未受

到重视,而且刘国钧先生因撰写此文,还受到过不公

正的批判”,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国钧先生“是同时代

人中的一位(图书馆学)思想家,一位能登高望远的、
把握住图书馆学发展脉络的思想家.”[３２]

作为图书馆学教育界的同行,武汉大学图书馆

学系教授黄宗忠先生也曾发表观感道,刘国钧先生

“所学的专业主要是哲学,有深厚的哲学底蕴,是什

么促使他淡化乃至最终放弃对哲学的研究,而将其

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学研究上?”又自问自答地解读

道:“他学识渊博,学力深厚,不仅精于哲学,且长于

文学、教育学但他矢志不渝于图书馆事业,更长

的时间是在图苑耕耘,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全部

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３３]

如今回想起来,虽然刘国钧先生自己没能够最

终实现从“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到哲学家的学阶提

升,但其哲学底蕴和有关的思想方法,其实在相当程

度上都渗透在了其前半生孜孜以求、后半生念兹在

兹的图书馆学研究论著和教学活动之中了.因此,
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３日北京大学召开纪念刘国钧先

生诞辰１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大家达成共识:宜
以“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家、教育家及中

国书籍史、思想史研究学者”的完整学术头衔来认定

刘国钧先生一生的事功,并由此作为今后编纂一套

多卷本的«刘国钧文集»和编撰一部学术严谨的«刘
国钧评传»的常识基础和知识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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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nownedScholar,aLoyaltyTeacher
—LiuKwohＧChuin,anOutstandingLibraryScientistwithAmazingAchievementsofTeaching

XuYan　ZhangSiyao　WangPing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receptiveaesthetics,throughrecollectionsofthestudentsofLiu
KwohＧChuinfrom University of Nankingand Peking University,and based onsome newlyfound
materials,thispaperfocusesonhisdedicationtotheeducationtopresenthisoutstandingachievementsin
writingandeducatingformodernlibraryscienceeducation．ItalsotellsthetragedyofnotbeingabletofulＧ
filhisdevotionandenthusiasmtoamarvelinhislateryears．ThepaperalsoadvocatedthatacomprehenＧ
siveandcompleteacademictitleof“famouslibrarian,educatorandscholarofChinesebookhistoryandideＧ
ologicalhistory”shouldbeusedtorecognizeLiuKwohＧChuinslifeＧlongachievements,andasthecommon
sensefoundationandknowledgecoreofcompilingLiuKwohＧChuinsanthologyandhiscriticalbiography．

Keywords:LiuKwohＧChuin;LiuGuojun;LibraryScienceEducation;LibraryofUniversityofNanking;
DepartmentofLibraryScience,Peking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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